
··追梦人追梦人··

汤丹文

今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73 岁的
宁波油画家韩培生在老外滩善水阁举办了

“乡土醇厚”作品展，展出的都是近几年
的新作。

那天的开幕式上，他振聋发聩的一番
话犹在耳边：“现在有些画家所谓深入生
活，就是走马观花走一圈，然后花一两个
小时画幅写生卖给组织者，这跟演艺界的

‘走穴’相似。照搬照抄与创作是两回
事，写生不是目的，创作才是永恒。”

不久后的一个暖秋下午，笔者与韩培
生在他的家中有了一番长谈，更让我理解
了这位自然“赤子”的“草根”情怀。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为创
作的正道

韩培生祖籍余姚，从小随家人迁居上
海。1964 年他考入浙江美院 （现中国美
院） 附中。1968 年，他来到奉化文化馆
担任美术干部，先后在奉化担任文化局局
长和文联主席。1998 年，韩培生调任市
艺术研究所所长，并任省油画家协会副主
席。

尽管长期担任行政职务，但韩培生一
直没有放弃创作。他的诸多反映农村生活
的油画作品，曾十余次入选由文化部、中
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国家级画展并获
奖，百余幅油画作品被中外收藏机构和收
藏家收藏。

说起韩培生的创作，离不开渔民题材
的作品。“文革”期间从学校毕业后，韩
培生到奉化工作。在文化馆担任美术干部
期间，他主要从事群众美术的辅导并组织
农民画创作与壁画、展览等事务。那时，
他上山下乡，采风创作足迹遍及奉化象山
港沿岸的下陈、桐照、栖凤等渔村。渔村
的规模、渔船的数量，哪里有冷冻厂织网
厂，这些家底韩培生了如指掌。甚至，他
与渔民们一起出海，与村民一起去夹岙修
建石头岙水库。

“那个时代，提倡文艺与工农兵相结
合，我们的创作也与基层老百姓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韩培生与渔民们交上了朋
友。他为那里的渔民画了无数张速写，也
和渔民们一起创作，播撒艺术创作的种
子。“我与渔民朋友和学生，至今还在来
往，他们中一些人目前仍在坚持艺术创
作。”韩培生说。

在奉化的三十个年头，在韩培生的组
织辅导下，奉化渔民画创作在全国赫赫有
名，奉化由此被文化部授予“全国现代民间
绘画之乡”，奉化文化馆成了特级文化馆，

他本人也获得了“全国先进文化馆长”和
“全国现代民间绘画优秀辅导员”的称号。

深入生活，高贵的艺术之树应永远扎
根于“草根”沃土，这是韩培生一生的追求，
也让他的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画坛
脱颖而出。当时，他积累创作了大量的渔民
题材油画作品，如《三代船老大》《晚年》《老
搭档》《老渔民》等。韩培生深情地说，渔民
古铜色的脸、被海风吹皱并带有鱼腥味的
头发、有力的长臂，是我那时艺术创作的

“这一个”。“对他们来说，海是母亲，是温暖
的怀抱，虽然海发怒时会‘抽打’他们，但
他们对海的爱恋是永恒的。”

正因为韩培生熟悉渔村的风土人情、
渔民的习惯秉性，乃至他们的所思所想，
他创作的作品自然带有感染人心的力量，
也脱去了当时画坛人物“高大上”的僵化
模式。1979 年，他创作了油画作品 《晚
年》：画面上是一群在渔村晒太阳、安享
晚年的渔民。韩培生告诉笔者，画布群像
上的每个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
韩培生细细地给笔者解释他们的身份和过
往的人生：这个是渔老大，这个是村里的
会计，这个以前犯过错误……

《晚年》不仅参加了浙江省美展，还被
美术界最权威的杂志《美术》慧眼识珠予以
刊登，同时被《美术》杂志和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联评为年度优秀作品，撰入《中国新文
艺大系——1976-1982美术集》，成为那一
时期全国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

2012 年，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辑
了《百花沃土·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浙江省美术作
品特展作品集》。这部作品集里汇集了百
余位浙籍美术家的作品，组构起“讲话”
精神影响下中国美术发展的图景。韩培生
又以渔民渔村题材油画作品和速写入选，

他与陈继武先生一起成为宁波入选此作品集
的两位画家。这无疑是对他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创作生涯的最好褒奖。

尽忠万物，求新求变，艺术常青
的源泉

韩培生画作中出现的人物绝大多数为平
民百姓，而他的风景油画作品也大多为寻常
的农村田野风光。

他热爱自己所处这片土地的寸土寸草，
旧宅深院边的古树夕阳、和风丽日下的农夫
犁牛、青山田野上的鸟语花香……这也是此
次画展被称作“乡土醇厚”的最主要原因。
韩培生说：“我作画的动机只是想表现生活
中的自然与真实，真实地追求表现自然的土
气、人气、畜气、炊烟气、鱼腥气、干草气
……在原始状态中的自然是纯美的，艺术地
再现自然也是感人的。”

同为油画家的潘鸿海对韩培生有一个极
为准确的定位：韩培生是一位纯真的画家，
更是自然的“赤子”，“我阅读韩培生画的感
动在于，我看到的是一个艺术家对造物的竭
诚尽忠，更看到 （画家） 对现实艺术沉没于
商品经济之竞争中的‘甜媚脂粉’的反
动。”的确，韩培生用油画艺术中的色彩、
笔触，抒发着他对这块大地赤子般的热烈情
感。

在他的代表作《暖冬》中，树林里枝丫
横生，给人一种张力，老牛与低头犁地的老
农是那么实在，而整个画面又在一种暖暖的
色调中，生活的深沉感透过形象扑面而来。

韩培生介绍，他求学的年代，受的是严
格的契斯恰柯夫油画教育体系的训练。这位
世界著名的艺术教育家造就了俄罗斯绘画的
现实主义之路。他主张通过观察生活，从现
实与自然中获得新鲜生动的感受，创造性地
表现对象，而非客观主义地临摹自然。

韩培生告诉笔者，俄国 19 世纪最著名
的风景画家列维坦曾创作过一幅作品《弗拉
基米尔路》，这并不是一条单纯的通向天边
的路，而是去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这幅
画面打动后人的，不仅是技巧，还有画面后
的深沉隐喻。因此，这幅作品被称作“俄国
历史的风景画”。

韩培生认为：“对艺术的悟性，归根结
底是对自然的悟性，对人性的悟性，只有人
性与自然和谐地糅合在一起时，艺术才能熠
熠生辉。”

韩培生的许多风景作品，倾注了他对大
地自然的炽热情感、对生活历史的深沉思
索。画面背后独特的气氛、故事乃至深沉的
情感，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呈现了他对生
活与生命的深刻理解。

用色大胆而细腻，笔触奔放醇厚，呈现
出色形相宜的诗意景象，这是韩培生艺术创
作的风格。收藏家俞粟丰认为，韩培生作品
中的色彩技法侧重表现事物的三原色及光泽
色的对比，后期在强调油画本性语言表现力
的同时，选择性地运用光源色、环境色、原
色加上浙东的写意色，这些都使其油画色彩
越来越显出浙东式的温厚浪漫特征。

看韩培生的一些风景之作，许多人会感
受到，他的画不是描摹出来的，而是用油画
笔和刀激情恣意地“划”出来的。“这种笔
法上的厚实跳跃，笔触与色彩大小变化重复
节奏造成画面上闪耀的珐琅色彩，在灯光下
更会透出刀刻般的韵味。”韩培生用小笔刀
划出有节奏的水波纹、小草、树叶，用大笔
刀划出蓝天、白云、山冈、土地等。甚至在
人物画里，刻画人的身体、衣着、脸部，也
用了类似笔法。

如此，韩培生画作中的真实性与灵动
性，更接近了东方艺术“以神写形，神形皆
备，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风格。韩培生坦
言，现在他的作品是表现主义的手法加上印
象派的色彩。就像柯里姆特把日本的浮世绘
与西方油画相结合一样，他也追求自己作品
的民族特质。他认为，艺术是有国界、有边
际的，但世界又是共融的。“只要把真实的
东西方以东方人特有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呈现
出来，那就是民族性。刻意地去追求所谓的
民族性，那就不真实了。”

他告诉笔者：在澳大利亚开铁矿的一位
企业家，多次收藏他的油画作品，并邀请他
去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国家地质公园写生，
其中原因就是喜欢他油画中有别于西方的中
国味道。

尽管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
韩培生一年还能创作四五十幅油画作品，艺
术生命力依然旺盛。这位老者说得很实在：

“没有什么内在动力，搞艺术的就要不断地
画画，功名利益不能太过追求。”

韩培生非常赞同世界艺术大师赵无极在
中国美院与师生交流时说过的一句话：“每
个艺术家都要能够达到我的画与别人的不一
样，我现在的画与过去的画不一样。”韩培
生表示，艺术家追求的就是与众不同，在自
己作品中要体现共性里的个性。“艺术家不
能一成不变，而要与时俱进，如此才能保持
艺术生命的常青。”

韩培生：

自然“赤子”的“草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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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甬剧 《雷雨》 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这部“移植经
典”的剧目从 1978 年创排至今，历
经多次修改，始终受到广大观众的喜
爱。宁波市甬剧团艺术总监、国家一
级演员沃幸康从 40 年前的周冲演到
今天的周朴园，他说，甬剧 《雷雨》
之所以半个世纪经久不衰，主要是始
终能呼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与时代同
呼吸、共命运。

■ 清场排练“牵手戏”

沃 幸 康 1972 年 进 入 宁 波 甬 剧
队，与甬剧结缘近半个世纪。他说，
曾听前辈讲过，甬剧版《雷雨》最初
出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留下的
资料极少，甬剧老艺术家的口述，给
后来的复排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沃
幸康亲历的甬剧《雷雨》最早移植复
排于 1978 年。当时正值宁波地、市
政府机构合并，宁波的文艺复兴需要
老艺术家增添力量，一批在“文革”
中四散飘零的甬剧演员陆续回归，甬
剧团实力大大增强，拥有了 60 余名
演职人员。1978 年，时任团长江梦
飞提出要创排《雷雨》时，大家面面
相觑，一脸茫然。“文革”以来，大
家接触的文艺作品极其有限，绝大多
数人不知道 《雷雨》 到底是什么戏，
听了团长介绍后才知道这是一部“反
映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作品。但大
家心里没底，当时舞台上演的都是

“革命戏”，根本找不到反映“资产阶
级生活”的图片、影像、文字资料。

《雷雨》 的创排在摸索中艰难起步。

沃幸康说，随着剧目排练的推进，创作
遇到一个难题：剧中人物周萍和四凤有
一场情感戏，男女演员要牵手。当时人
们的思想还相当保守，不管是戏剧舞台
还是电影艺术，很少涉及情感戏。1977
年他们创排 《霓虹灯下的哨兵》 时，

“春妮”和“陈喜”的爱情故事也是中
规中矩。现在要“周萍”和“四凤”牵
手，可谓石破天惊了。沃幸康记得，他
当时演周冲，戏份不多，压力不大，但

“周萍”和“四凤”心里有障碍，始终
迈不出那一步。当时团长和导演对两个
演员做了很多工作，叫他们解放思想，
放下包袱。最后正式排练这场“牵手
戏”时，为了减少干扰，导演对现场进
行了清场。

■ 演出轰动上海滩

1978 年版的甬剧 《雷雨》，首演在
宁波剧院即今天的逸夫剧院进行。台词
是宁波方言俚语，唱腔是宁波滩簧，演
员着装统一为长衫马褂。无论舞台布
置、演员形象、故事情节，还是反对封
建主义、崇尚个性解放的主题，在那个
只有“革命戏”可以看的年代，都令观
众耳目一新。在随后三个月的演出中场
场爆满。《雷雨》 的上演，犹如一股春
风，吹开了人们尘封的心灵，唤醒了大
家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当时也有一
些不同的声音，有人甚至认为 《雷雨》
在情感方面“太前卫”“不合时宜”。但
随着当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这些“杂音”迅速随风飘散。走在改革
开放前列的宁波从上到下接受了这部

《雷雨》。
1978 年下半年，宁波甬剧团赴上

海演出，带去的剧目有 《亮眼哥》《雷
雨》。令大家没想到的是，甬剧 《雷
雨》在上海滩引起轰动。沃幸康说，当
时的演出在瑞金剧场，由于条件有限，
剧组演职人员就住在剧场里。有一天凌
晨三四点钟，他被窗户外吵吵嚷嚷的声
音吵醒，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上海的
观众在排队买当天 《雷雨》 的戏票。

《雷雨》 不仅受到上海普通观众的喜
爱，还受到上海文艺界的广泛关注。首
场演出时，上海电视台对甬剧 《雷雨》
进行全程转播，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宁波
文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呼应时代之声

时光荏苒，人事代谢，转眼到了
2000 年。宁波早已成为港通四海的改
革开放热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们
的 思 想 观 念 求 新 求 变 。 1978 年 版 的

《雷雨》 受时代限制，已经难以满足新
世纪观众的审美需求。同时，第七代甬
剧演员已经成长起来，《雷雨》 等经典
保留剧目的复排工作提上日程。在前一
版《雷雨》里面每一位担纲主要角色的
老师，都有了“徒弟”，他们呕心沥血
对各自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把多年来的舞台经验传授给了下一代。

2017 年，宁波市甬剧团又一次决
定复排 《雷雨》。这次复排原则是尊重
原著，回归经典。剧本出来后，与原著
逐一对比，内容基本一致。沃幸康这次
饰演周朴园。演了 40 年《雷雨》，他对这
部剧已经十分痴迷，研究更加深入。沃幸
康说，周朴园这个人物越研究越有意思：
1978年的“周朴园”一出场时，就是一个
严厉的封建家长形象；这次复排，沃幸康
让“周朴园”带着轻松的笑容出场，更显
示出其道貌岸然的虚伪性，使这个人物
形象更加饱满。周朴园年轻时对侍萍是
有真感情还是只是玩弄？如何在舞台上
表现这种复杂矛盾的感情，沃幸康都做
了很成功的尝试。沃幸康说，10 月 18 日
赴京演出前，曾在逸夫剧院上演一场，在
没有赠票的情况下，上座率八成以上。他
在台上演出时，感觉全场鸦雀无声，所有
观众被深深带入戏中。

为了更具观赏性，宁波市甬剧团在
作曲上花了一番心思。“《雷雨》所展示的
是一幕大悲剧，所以整个戏基调是灰暗
的，这种主题用纯民乐奏不出那种压抑
感，所以我在谱曲的时候用了很多弦乐，
大胆地采用了双排键，在音乐中激发矛
盾，民乐只起到了一个点缀的作用。”作
曲家汪峰说。“2017 年版《雷雨》里所有
的曲子进行了重新编排。乐队的编制，
是甬剧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我想观众
也能从音乐中换一个角度来认识理解这
部经典剧目。”沃幸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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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剧《雷雨》剧照 （房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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